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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鲍 青
本报通讯员 席 真

中国社会到了清代道光年间，承平滋繁百
年，经济文教趋于昌盛。一时间雕版风靡，书
贾云萃，文人雅士以搜罗经书为乐事，私家藏
书楼蔚然而起。而其中的佼佼者，有四大藏书
楼之说，即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陆
氏皕宋楼、丁氏八千卷楼。

这四大海内藏书家，更以“江南之瞿，山
左之杨”为最，是南北对峙的双峰。与其他三
家集聚江浙不同，杨氏海源阁孤悬聊城，仿如
北国一颗耀眼的明珠。海源阁藏书以精善宏富
而知名，其能够诞生和茁壮，与晚清能臣杨以
增的仕宦生涯密不可分。

杨以增除了搜罗典籍，建起海源阁外，更
于危难之际，肩负起江南河道总督（以下简称
南河总督）的重任。当时河政积弊丛生、战火
连绵不绝，他不以辛劳相辞，在极为艰难的局
面下治理河务、筹办防务、会办盐务，直至生
命熄灭之时。

“未见有慈父母如公者也”

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杨以增出
生于聊城一户书香门第之家。父亲杨兆煜为人
仁恕质直，曾中过举人，还当过即墨县的教
谕，职掌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他中年辞
官，半生居乡，好绘山水，精于鉴赏，喜爱收
藏，尤其对古书的收集极为痴迷。经过他多方
搜罗，杨家已拥有可观藏书，并建起了专门的
藏书机构。更为重要的是，他把对书籍的独特
癖好，很好地遗传给了儿子杨以增。

运河在聊城逶迤北上，漕运商船往返穿
梭，南北文化在此荟萃调和，丰富了杨以增的
眼界和视野。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
杨以增中乡试举人，但在来年的会试中却名落
孙山。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为庆祝新帝
初登大宝，朝廷增开恩科，是年举行乡试，次
年举办会试。杨以增在道光二年的恩科顺利中
第，随即经吏部分发到贵州担任知县，还代理
长寨州的同知（一州知府的副手）。

贵州地处西南，远离中原，地势四变，有
“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百姓生活较为艰
难。杨以增上任后，先以富民为理政的突破
点。他数次巡历地方，了解民间疾苦，破除懒
政苛政。他一边疏浚河道淤塞，一边招徕流民
垦荒，还鼓励商贸流通，很快就让当地换了新
颜。

在鼓励货殖外，杨以增更重视文化对维系
人伦和谐、改变精神贫困的“软作用”。当地
有一男子想要休妻，诉讼到了县衙，要求县令
公开判决。杨以增了解案情后，认为夫妻离婚
是出于一时气愤，仍有感情基础。他不急于断
案宣判，而是耐心委婉劝解，希望他们重修旧
好、破镜重圆。杨以增从清晨一直劝说到了日
暮，让夫妻两人备受感动，泣涕拜别而去。

古代的地方基层，朝廷官员一般任职数年
即离任，胥吏却往往毕生扎根。所以相较流
官，胥吏更了解民情、掌握实情。当时县衙内
积存许多案件，杨以增夜以继日地仔细审理、
细致审核，终于清理了这些陈年旧案。他将犯
罪者绳之以法，将蒙冤者还以自由。而当杨以
增厅堂审案时，常有一位老吏在旁侧耳倾听。
每当一案审结，老吏都唏嘘不已，赞叹县令断
案清明，能明察秋毫。当杨以增调任到荔波
时，这位老吏哭而送之，曰：“小人年七十
矣，未见有慈父母如公者也。”

杨以增仕途的第二站荔波，是汉苗百姓杂
居的偏远山区。两族百姓在相依相伴之外，也
免不了扯皮摩擦。当地官员处理这种矛盾时，
一般出于私心喜欢偏袒汉民，还让苗族百姓承
担许多不必要的徭役。有的苗民携家带口藏匿
深山，成了当地治理的一大难题。杨以增上任
后，有下属建议他采取铁腕手段，将深山之民
全部驱逐出来。他却执意讲求“为官以德”，
无论是摊派徭役，还是判决案件，都出于公
心，一视同仁。这种“柔性”之法，效果立竿
见影，很快化解了矛盾。

治理地方之余，杨以增还在当地广收前代
的典籍。贵州龙场一带，曾是明代心学大师王
阳明的讲学之所，民间藏书也非常丰富。杨以
增喜爱于书肆之中流连，见到心仪的书卷，定
要出资买下，再运回故乡收藏起来。

因治民有术、文教有功，杨以增不论任职
何地，考核总是“循良第一”。而他每次调
任，阖境士民也都遮道攀辕而送，甚至有泣下
不止者。他在地方的循良政声，逐渐为上峰所
知晓。他也沿着“县令—知府—道员—按察
使”拾级而上，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

道光十七年，杨以增从贵州调任湖北，成
为刚上任的湖广总督林则徐的下属。林则徐是
治理水务的能臣，当时已经政声满天下。道光
十一年时，林则徐出任东河河道总督，负责维
护大运河的漕运安全。到任后，他检验河堤垛
料的质量，处分办事不力的官员，让久存的河
工积弊大为好转。翌年，林则徐出任江苏巡
抚，又奉命协助两江总督孙玉庭治理运河，成
效非常显著。道光十七年，林则徐升任湖广总
督。面对湖北夏季洪灾经常泛滥的境况，林则
徐提出“修防兼重”方针，使“江汉数千里长
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
口”。在鄂期间，杨以增跟随林则徐治理河
务，耳闻目睹积累了丰富的治河经验。杨以增
晚年能独挑治河重任，与这段经历密不可分。

“若为一己而离去，诚不忍心”

道光十八年，旅居湖北的父亲杨兆煜病
逝，已是湖北按察使的杨以增要返乡丁忧。丁
忧居乡期间，杨以增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开始
筹资兴建“海源阁”。待海源阁完工后，他将
父亲珍藏的图书，连带自己十余年搜罗的善
本，全部存留其中。星耀北国的海源阁由此诞
生。

丁忧服阙后，杨以增补为河南道员，和因
鸦片战争革职“戴罪效力”的林则徐一起，治
理黄河。堵复决口期间，杨以增“亲临河堤，
纵使风涛冲击，屹立也不避让”，其果敢坚毅
给林则徐留下深刻印象。

后来杨以增陆续担任甘肃按察使、陕西布
政使，皆有政声可闻。道光二十六年，经陕西
巡抚林则徐的举荐，杨以增代理陕西抚篆，不
久实授陕西巡抚，成为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
在西北期间，他一边忙着抗旱赈灾、抚恤百
姓，一边继续收罗图书，充实藏书，海源阁的
藏书规模日益可观。

道光二十八年，道光帝将在西北的杨以增
调往东南，让他担任南河总督。

有清一代，河政、漕运和盐政，是关系国
祚安危的三大政事。而南河总督统辖的苏浙皖
三省水务，更是直接关系每年数百万石漕粮能
否顺利抵京，责任尤其重大。

按清制，南河总督一般由朝廷重臣两江总
督来兼任。但到了道光时期，随着河务越来越

繁琐，两江总督已经分身乏术，难以招架。两
江总督李星沅兼职不久，就觉得身心疲惫不
堪，上表请假休养。

道光帝只得简派能员来专任此职。但在道
光二十八年，南河总督潘锡恩也因身体原因上
表乞归，道光帝遂派杨以增上任。

杨以增被任命为南河总督并非偶然。他任
职多地，有循吏之名，而且关心民瘼，颇有政
声。据《清实录》载：“在道光帝眼中，杨以
增自初任县令乃至成为封疆大吏，无日不尽心
尽力于民事。皇帝认为他实心实政，足以匡时
济难，故有总督南河之命。”

杨以增在与林则徐共同堵复黄河中显露的
才干，更让他成为南河总督的不二人选。当李
星沅闻听南河总督人选已定杨以增时，不禁长
舒一口气，高兴地在日记中道：“已允准河督
署杨至堂（杨以增字至堂），先以予兼署。至
堂固中外所拟议者，必令南河有起色。”

但对已经年逾花甲的杨以增来说，出任南
河总督绝不是一件安逸的好差事。

到了道光末年，河政已呈现积重难返的窘
境。南河总督驻节地在淮安清江浦，那里是淮
河、黄河和运河三河的交汇处。清代黄河决口
日益频繁，黄河倒灌使得运河淤垫严重，给漕
运造成很大困难，需要不断堵黄、疏运，河工
异常繁重。而每当黄河决口，朝廷都要追究南
河总督的责任。同时律法还规定，河工所需经
费“销六赔四”，即中央财政承担六成，其余
四成由南河总督衙门消化吸收。到了乾隆嘉庆
年间，以往的肥缺，甚至变成“人皆以河工为
畏途”的苦差。道光末年，国力凋敝、财力吃
紧，治河经费连年削减，河政陷入了恶性循环
中。

更为严峻的是，一些有识之士看到黄河终
将爆发决口改道的大危机。早在林则徐任东河
总督时，他的幕僚张际亮就建议让黄河从江苏
改道山东，由利津县北流入海；思想家魏源发
现黄河经过数百年淤积，地势已经“南高北
低”，改道北流是必然，他疾呼“由今之河，
无变今之道，虽神禹不能为功”。杨以增虽也
知晓河务之弊，但改道北流的代价太过巨大，
只能勉力维持，尽力修补。

当任命书下达时，就有人劝说杨以增爱惜
身体，以老病相辞让。杨以增却说：“河务的
这些情况，以及黄河改道的危机，我都是非常
清楚的，也知晓其中的艰难。但我能从县令到
此职，靠的是皇恩特达、百姓信赖。此时正是
国家多事之秋，若为一己而离去，诚不忍
心。”

抱着对皇室百姓的高度责任感，杨以增上
任了。到任后，他常亲临河干治理水患，身先
士卒补苴罅漏，尽力支撑着南河危局。

“风雪除夕夜暮宿河上”

杨以增刚上任，严峻的考验便相继而至。

首先是治河经费短缺。鸦片战争以前，每
年的河工经费约在三四百万两；若逢黄河决
口，则增加到七八百万。但到了道光后期，因
为国家财力不继，不管决口与否，每年经费只
有三百万两。杨以增接任后，更被再三告知，
每年河费拨款不会超过三百万两。

面对岌岌可危的财政，杨以增多次请求增
拨河款，但朝廷却只是让他自谋筹款。朝廷的
批复告知他：“现在办理堵筑，需用浩繁，国
家经费有定数，岂能随意支取？治河经费所
需，令该督迅即悉心筹措。”杨以增无奈，只
好在节俭上下功夫。他经常亲自到工地核查垛
料，“每至一厅，除点数查量外，还要随即抽
取垛料检查”，察看是否有“虚松夹杂之
弊”，防止贪污冒领，以节约开支。他还亲自
携所属道、厅员弁，检查河堤的培修情况，
“如有发现以次充好的情况，要求赔偿重修。
如果有偷抽料柴的，也要严拿惩办”。例如在
验收西堤工程时，杨以增就发现，“堤坝内的
碎石单薄，多有不坚实的地方”。他立即将承
办各工的属员革职，并责令重新加固大堤。经
过实施裁汰冗员、力除糜费等一系列举措，南
河以往贪污奢靡的风气明显好转，时人评价
道：“南河自古富庶之地，自杨以增上任后，
力崇节俭，率下以廉，风气为之一变。”道光
帝也在奏折上朱批嘉奖他：“功令森严，尽心
职守，朕甚嘉焉。”

大汛经临时，杨以增亲驻闸坝，指挥抢
险，维持南河安宁。但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经费的短绌掣肘着治河工作的开展。所以
纵使杨以增每日兢兢业业，内心依旧惶恐焦
虑，担忧河面警情出现。

忧虑很快变成现实。咸丰元年（公元1851
年），两淮降雨大增，黄河在江苏丰北段决
口。朝廷以杨以增身任河督，未能先期预防为
由，摘去他的项上顶戴，并交吏部议处。虽然
仕途受挫，但杨以增并未气馁懈怠。他亲执畚
锸，带领河工，挖土培堤，抢修堤坝。因为堵
口工程浩大，他和两江总督陆建瀛，甚至“风
雪除夕夜暮宿河上”。

形势变得愈发艰难。咸丰元年，洪秀全起
义于广西金田，建号太平天国。太平军先期以
流动作战为主，后顺江而下进攻两湖、江浙，
长江局势岌岌可危。两江总督、江苏巡抚都被
抽调到前线作战，治河重担全部落在了杨以增
一人肩上。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他四处筹
划，终于在咸丰二年将决口合龙。

“每至心力交瘁，彻夜无眠”

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清廷极为震
动。面对太平军即将进行的北伐，南河总督所
驻的淮安清江浦，成了防御其北上的重镇。杨
以增也要在治河外，承担起督防江北的责任。
他“征兵募勇，勤加训练，信赏必罚”，训练
了一支精锐之师。桐城派散文大家梅曾亮说：
“清江浦南边的江宁、镇江、瓜州，西北的庐
州，北面的河南，烽火相望不绝，百姓流离于
道。唯有这里百姓安乐如初，商贾贩卖如常，
这都是杨以增苦心谋划的成果。”

咸丰四年，杨以增又兼理起盐务。两淮盐
区是全国最大的产盐区，负责全国多地的食盐供
应。自太平军攻占南京后，食盐生产陷入困境。朝
廷令杨以增设法破解难题，以保障庐州、扬州两
大军营的食盐和军饷供应。他劳心劳力，事必躬
亲，保障了驻地清军的物资供应。

经过杨以增苦心擘画，糜烂的形势、混乱
的时局终于稍稍安定。

但在功绩的背后，是杨以增难以言说的艰
难。他自叙道：“三年来筹饷之难，办事之
苦，每至心力交瘁，彻夜无眠。”

第二年的惊天巨变，让杨以增备受煎熬，以
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病故于南河总督任上。

“公之心神亦自此伤矣”

咸丰五年，是杨以增担任南河总督的第八
年。但对他和清廷来说，这一年绝不是一个好年
头。

起初，杨以增是带着喜悦迎接新年到来
的。咸丰元年的黄河决口，经过他奋力堵复，
已经顺利合龙。他之前被摘去的顶戴花翎，也
被清廷赏还，并赏加三级。年初，他接到了咸
丰帝的嘉奖，还有皇帝御笔亲书的“福”字一
方。杨以增在谢恩奏折中说：“臣甫届七旬，
身体素健，方以为犬马之劳堪以长效。”咸丰
帝对他任劳任怨的态度，非常赞赏，褒奖他
“能克勤克敬，亿万生灵蒙福”。

但杨以增毕竟年届七旬，又因时局艰危，
连年辛劳，耗散了大量心血，身体状况其实大
不如前。梅曾亮寄宿南河总督衙门，目睹杨氏
为政务操劳过度，深有感触地说：“南河安
定，岂非公心力之为之欤？而公之心神亦自此
伤矣！”

同年的六月十八日，黄河在东河总督管辖
下的河南铜瓦厢决口。这是黄河史无前例的一
次大决口，河南、安徽、山东尽成泽国，河道
也摇摆北上，经山东大清河入海。咸丰帝在上
谕中称：“杨以增熟谙河务，于古今治河源流
谅能通晓。如有所见，不妨据实敷陈，以备采
择。”危难之际，皇帝还是将治河的希望寄托
在杨以增身上。

但在这时，杨以增已经罹患泄泻，身体亮
起红灯。刚开始，他只是当作寻常的小疾，
“延医诊视，以为是过度思虑伤及脾胃，投以
安神培元的药剂，却没有多大疗效”。因为公
务繁杂，他始终难以安心静养，“凡是河务军
务，仍要带病勉力经理”。患病期间，他先后
上奏折十八件，皆是关乎河务、防务、民生的
大事。

杨以增的病情不断加剧，日甚一日。他每
日腹泻次数频繁，饮食又不断减少，无论如何
服药，都没有任何起色。杨以增似乎预感自己
时日无多，命人将南河总督衙门的库存钱钞封
存，委托淮海道梁佐中代办河督事务，还将自
己的遗折转交两江总督代为上奏咸丰帝。

杨以增去世时，好友梅曾亮、高均儒在旁
陪伴。梅曾亮回忆说：“杨公仍以决口未堵复
而悼叹不已，临终仍在不停筹划此事。”

杨以增的离世，令梅曾亮痛苦万分，他
“抚尸恸……哽咽不能语”。他用尽最后的气
力，为杨以增写下《家传》，以为纪念。二十
几日后，梅曾亮也撒手人寰。两人友谊之深，
可见一斑。

杨以增“守身如金城汤池，粟私不可攻
至。与人接务，恢恢乎如河岳之无涯量”。他
待人以诚，任人以专，从未以私责人，深受河
署官员爱戴。去世后，河员公推梁佐中来主持
丧事。

两江总督收到杨以增的遗折后，立刻代他
转交，并上《南河总督杨以增因病出缺请照军
营病故例议恤折》。他在奏折中，褒奖杨以增
“心术醇正，操守清廉，历练老成，明达政
体。自咸丰三年至今，总理江北的团练防御，
会办两淮的盐务，可谓殚心竭虑，夙夜精
勤”。他感叹杨以增因积劳病故，“清廉如
旧，四壁萧然”，应该按照军营病故的旧例来
抚恤。

咸丰帝对杨以增病故深为悼惜，颁谕道：“江
南河道总督杨以增督办河务军务，不辞辛劳，事
事妥善。闻听猝然离世，甚为哀悼。”他赐杨以增
谥号“端勤”，照军营病故旧例抚恤。

咸丰七年，山东巡抚提请将杨以增入祀乡
贤祠。咸丰九年，陕西巡抚提请入祀通省名宦
祠。同年，两江总督提请入祀淮安清河名宦
祠。

■ 政德镜鉴┩祷蹬

他是爱好典籍、喜爱藏书的文臣，建起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此外，他对政事也极为挂心。国家危难之际际，

他成为南河总督众望所归的人选。上任后，改革河政积弊，苦心擘划，勉力支撑危局，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杨以增：危难之际挑起治河重担

□ 本报记者 鲍 青

林则徐和杨以增，是道光皇帝颇为倚重的
封疆大吏。两人曾共事多年，志趣相投，声气
相合，共同抵御着危机和考验，有着弥足珍贵
的友谊。

林则徐比杨以增长两岁，但中进士却要早
11年，所以仕途要“早达”得多。道光十七
年，当杨以增还只是署理湖北安襄郧荆道员
时，林则徐已经是位高权重的湖广总督了。林
则徐治理水患，颇有成绩，深得百姓的爱戴。
杨以增作为其下属，在治水中展现的才华，也
深得总督赏识。后来杨以增任职南河总督，负
责河道事务，便肇基于这段岁月的历练。当年
的四月，治水有功的杨以增到武昌拜见总督林
则徐，虽然官位悬殊，但两人一见如故，初交
订谊。

次年，杨以增的父亲病故于府衙，林则徐
闻讯后从武昌专门前往祭吊慰问。不久，杨以
增护送父亲灵柩归乡，并丁忧守孝，林则徐又

来到杨氏居所，践行送别。林氏的关怀，让杨
以增极为感动。

当杨以增守孝居乡时，中华大地发生着翻
天巨变。1839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广
东禁烟，将缴获的鸦片集中于虎门销毁。次
年，恼羞成怒的英国对清廷宣战。林则徐在广
东积极备战，防御得当，让英人无机可乘。英
军随后北上，攻击江浙，屡屡得手。承平多年
的清军腐朽不堪，往往一战即溃，接连丧师辱
命。道光帝为了安抚英军，以莫须有的罪名将
林则徐革职拿问。杨以增在家乡，一边兴建藏
书楼“海源阁”，一边致信林则徐，表达对他
的关切，并勉励他静养身心，以待将来。危难
时期的“嘘寒问暖”，让林则徐感慨良深，两
人的友情也更加坚定。

道光二十一年，杨以增服阙出任河南道
台。是年六月，黄河在河南祥符段决口，淹没
河南、安徽民宅无数。军机大臣王鼎奏请，让
精于治河、正在伊犁的林则徐赶赴河工效力，
皇帝也准旨同意。不久，林、杨二人在河南相

见。三年之间，天差地别，却没有消磨曾经的
友情。两人稍叙思念之后，就很快投入繁重的
治河事务。他们早出晚归，奔波不息，甚至亲
自上阵，填堵缺口，博得工地上下的一片赞
誉，“汴梁百姓无不庆幸……在河上昼夜勤
劳，一切事宜，在资其赞画”。六个月后，堵
口工程终于顺利完成，但林则徐依旧被“发往
伊犁效力赎罪”。这一次，嘘寒问暖、设宴送
别的人，换成了杨以增。

次年深秋，林则徐在伊犁写信给杨以增，
祝贺他升任甘肃按察使，并叙述自己在边疆的
近况，“绝塞风沙，荒踪可想，唯有勉力支撑
身躯，期盼早日回到中原……”

林则徐此时是罪臣身份，杨以增却没有任
何嫌弃之意。两人通信交往日趋频繁，杨以增
还为林则徐积极奔走，期望他能早日回归政
坛。道光二十六年，事情出现了转机，林则徐
出任陕西巡抚，杨以增则升任陕西布政使，二
人又一次成为一省同僚。但多年的边疆生活，
加上苦闷的心情，摧毁了林则徐的身体。他只

觉自己老迈多病，治民理事已力不从心。加上
陕西大旱、稼穑绝收，好友邓廷桢病故，林则
徐更是心乱如麻，日渐消瘦。他希望退职休
养，把职务让给才华出众者。在写给杨以增的
信中，他倾诉着内心的焦苦：“九月间卧疾数
日，已觉精神大减。本月初在校武外场，又复
重感风寒，致仍大咳失音，至今未愈……”林
则徐留给世人的，往往是一副刚毅果敢的印
象，其实他也有脆弱的一面，却只流露给挚友
而已。

十一月中旬，日渐虚弱的林则徐正式向道
光帝上奏，请求开缺离职，让布政使杨以增护
理巡抚印务。他在奏折中褒奖杨以增才能出
众：“该司历在湖北、河南、甘肃等省，办理
诸务，臣见其诚正清勤，明敏谙练，实为臣所
不能及……”林氏的奏请，很快得到了恩准，
皇帝朱批道：“善为调理，余意不宣可也。折
留中。”

林则徐接到皇帝谕旨后，以为巡抚得人，
心情非常愉快，当日就致信杨以增：“陕藩一

席……果如众望。可见天从人愿，欣快莫可名
言……”

林则徐又致信杨以增，敦促他尽快来西
安办理公务，并为他准备好了住所。但杨以
增出于官场礼节考虑，为避免给林则徐带来
“朋党”非难，在任命下达前一直未到西安赴
任。但杨以增已经开始替林则徐处理陕西事
务，让林氏能安心休养身体。因为杨以增从旁
襄赞，林则徐得以脱身繁琐政务，用四个月时
间调理好了身体。道光二十七年三月，皇帝令
林则徐出任云贵总督，杨以增正式接任陕西
巡抚。

当年四月，林则徐携家眷从西安起程，经
四川赶赴云南上任。西南边疆，山高水深，道
路难行，杨以增专程派六名兵卒护送林则徐到
成都。临别之际，林则徐将自己一直佩带的宝
剑，赠予杨以增留作纪念。赴滇途中，两人通
信更加频繁。

到达云南四个月后，林则徐的夫人病故。
加上当时云南矛盾日深，形势如同水火，更让
林则徐身心交瘁，旧病复发。他写信给杨以
增，讲述前前后后的心路历程。信中除了和杨
以增讨论当下形势，分析隐患矛盾，交流理政
经验外，也流露出他焦虑不安的心绪，如“心
乱如麻”“手忙脚乱”“心神颓靡”“疲累万
分”等词时常现于文中。

林、杨二人的交往，于落难之时更显真
挚，也受到同时人的称赞。梅曾亮就说：“林
文忠公可谓知人矣。其言曰：杨至堂乃圣贤门
中人也……于是益叹文忠为知人也。”

·相关阅读·

友情的真挚，往往显露于困局来临时。林则徐和杨以增，从相识到相知，历经多次磨难。在苦难这块“试金石”的面前前，这份友情更显弥足珍贵。

林杨交往：落难之际愈彰情真意切

重新修复后的海源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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